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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4年 ，

改革的浪潮把
马运生推上了
西安德发长饺
子馆经理的工
作岗位 ；如今 ，
五年多 的时间过去了 。自 他任经理后 ，德发长发
生了一系列令人欣慰的显著变化 。

设备规模达到了涉外餐馆标准 。营业面积由
二百扩大到近千平方米 ；固定资产由 3万增加到80
万元 ；由 原来一个单纯经营风味水饺的设备陈旧
简陋 的小吃店 ，发展成为装饰华丽 、设备完善 ，
且拥有 计 算机 、地毯 、空 调和 汽 车 等 现代化设
备的 中 型 涉外餐 馆 ，并于 前 年被评 为 陕西省旅
游系 统 先进 单位 ，去 年 省政府命名 为省级先进
企业 。

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市饮食行业 中名列前茅 。
去年 营业额360万 ，上交利税67万 ，均是1984年
的数十倍 ；今年 1至11月 营业额470万 ，利税5万 ，
又创 出 了用 7个 月 时间超额完成全年经营任务的
新纪录 。同时 ，职工收入明显增加 ，月 奖百元以
上。

风味水饺和饺子宴蜚声中外 。台湾拍摄的 电

视片 《八千里
路云和月 》中 ，
向观众推荐介
绍饺子宴 ；日
本富士 山 电视
台、台湾 《联

合报》、国 内 《参考消 息 》等 新 闻 单位都对饺
子宴做了 专题报道 。许 多 国 外宾客在来西安旅
游观 光 前 ，电传预定 饺子 宴 ，感 到不看临 潼 的
兵马俑 ，不吃德发长的饺子 ，等于没到过西安 。
仅今 年 接 待 港 、澳 、台 胞及 国外宾 客就达8万
多人 。

1989年5月 12日 ，在 国 家 商业部主办 的 “全
国第二届 风味小吃金 鼎 大赛 ”上 ，德发长 的 风
味水 饺和 饺子 宴 两个项 目 一 举夺得 “金
鼎奖”。在 获奖 的 饺子 宴15个 系 列 品 种
中，马运 生 研 究 的 核桃蒸饺也 是其 中 之

这次大赛前 ，马运生不光发动职工展
开研制活动 ，自 己也率先士卒研究核桃蒸
饺。他搞来核桃 ，细心观察果子形状 ，生
着炒着品尝琢磨 口 味 。研究中 ，经过一次
又一次的从失败到成功的过程 ，终于解决
了蒸饺皮软难成核桃形和 白 色面皮蒸出变
成核桃色等难题 ；使核桃蒸饺以其逼真的
形象 ，上乘的 口 味 ，做为饺子宴的 系列参
赛品种 ，成功夺奖 。

从研制工作需要出发 ，马运生在店里
组成饺子宴专题研制小组 ，亲 自 担任组长 ，
把饺子宴的研究确定为 自 己和职工的一项主要工
作任务 ；在店里 当 年仅有不足万元资金的 困难条
件下 ，他拨 出 3千元 ，分别 交给三名职工 ，每人
一千元 ，做为研制费用 ；规定职工研制成功新品
种，给予记功发奖 ；他还收集饺子历史资料 ，多
次从书店买回烹饪技术书籍、花卉动物画册 ，交
给职工 ，让大家观赏形态 ，以便创新 ；为了博采
众家之长 ，他带着职工走出店门 ，近则本市的饺
子馆 、炒菜馆 ，甚至食品店 ，远则北京 、上海 、
天津 、太原等地 ，广泛学 习 经验 ，汲取营养 。

有个阶段 ，马运生因工作去广州开会 ，特意
带上负责馅心研究的特二级厨师简平均 。在广州
的那些 日 子里 ，每 当 吃饭 ，马运生都由 自 己 出钱 ，
由简平均点菜 ，让其品尝广式菜肴 ，掌握 口 味特
点。简平均参加工作近二十年 ，第一次遇到对业
务技术研究如此看重的领导 ；做为职工 ，用经理
个人的钱吃着高级菜肴 ，感到心疼 。简平均从中
不仅品赏出了那些广式菜肴的风味 ，更体味到了
经理的一片苦心 。在以后的工作 中 ，简平均为研
制饺馅常常忙活到深夜一两点钟 ，经过努力 ，掌
握了上百种不同品种饺馅的制作方法 ，成为饺子
宴的 “馅心专家”。

在马运生的带动下 ，职工们经过几年的刻苦
钻研 ，终于攻克了一道道难关 ，研制成功具有 “一
饺一形 ，百饺百味”特点 的德发长饺子宴170多
个品种 。饺子宴在烹制方法上从单纯的煮饺发展
到煮 、蒸 、煎 、烤 、炸等 ，在 口 味上从单纯的咸 、
鲜发展到甜、咸、鲜 、麻辣、鱼香、怪味等六种
味型 ，在饺形上 ，由 原来单一的北京风味水饺发
展成一百多种花样饺 。德发长用饺子宴先后招待
过国 内很多文人黑客 、外国知名人士国外旅游者 ，
受到广泛的赞扬 ，人们赞其为 “千古风味”，誉
其为 “中 国食品一绝”。如今 ，饺子宴 已经成为
旅行社接待宾客的计划风味餐 ，这个拳头已经在
国内外成功地打出去了 。

你呀 ，你
潇杨

大伙都叫你 “娃娃头”，你知道 “娃娃头 ”
是一种很讨人喜欢的冰淇淋雪糕 。连你四岁 的儿
子一张 口 也是娃娃头长 ，娃娃头短的 ，也不知跟
谁学的 。唯独在妻面前，“娃娃头”三字提也别
提，否则妻的脸会变得很不好看 。

妻是好面子的人 ，而你却不 。不管怎么说 ，
大小你也是个 “官”。手下三千名青年 团 员 ，如
果发现他们所尊敬的带头人 ，在家里充 当 的是这
么个角色 ，保准有一多半会 出家 当 “和尚”，另
一部 分 拉 你 去 “解放妇 女 组 织 ”当 个顾问什
么的 。

你相信你的号召 力和感应力 。你是靠 自 己的
奋斗一步一个脚印 ，由 翻砂工干上来的 。哪会不
讲个人奋斗和领导艺术 。

三十而立 。那年你立了起来。尽管只是一个
不被人重视的娃娃头 ，你仍感到幸福与快乐 。和
年轻人在一起 。一股蓬勃之气 ，常常使你象十八
岁的小伙子 ，对身边发生的任何事都感到新奇有
趣，充满热情 。

遗憾的是妻子对你所从事的工作 ，从你们认
识那天 ，就打了折扣 。如今更是一天一个价码 ，

“ 硬找小捣蛋 ，不找老团干”。
家对你就象是旅馆 ，妻子类同于你们的服务

员。唯有儿子 ，是你的心肝肝 ，就这长到四岁
你带他出门玩的次数 ，扳着指头能数得出 。

你总是有理由 ，你总是忙 。上班 ，你忙 ，下
班你还忙 。今天找人谈心 ，明天给人介绍对象 ，
后天参加义务劳动 ，大后天看望病号 。连节假 日
星期天 ，你也不放过 。不是带人爬山 、游泳、郊
游、就是和小青年 “侃大 山”。要不是同志们帮
你买煤买粮 ，你怕是连饭都吃不上 。就这会 自 吹
是什么 “五好丈夫”“妻子的贴心人”呢。多亏
妻子“上告 ”厂长 ，才暴露了你的 “庐 山真面 目 ”，
要不你还不知咋吹呢 ？

你呀 ！你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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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彩色显象管总厂工程师、我省中 年作家
姬仲坤 （笔名 引 泉），多年来除作好本职技术工
作外 ，业余时间辛勤笔耕 ，最近相继 由 陕西人民
出版社 出版发行了两本书 ，一本是反映陕西彩色
显象管总 厂 建 设 的 报告 文学 集 《架 设 彩虹 的 人
们》、一本是作家多年来小说创作
的结 晶——中 短篇小 说 集 《摘 星
峰》。评论家王愚 、肖 云儒分别为
这两本书写了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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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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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大秦岭 山 巅 ，在通
往林区 的路旁 ，兀 立着一
座烟 囱 。

记得第一次见到它 ，
是在十年 前 一个秋天 。生
长在平原上 的我 ，也第一
次走 进 这 个 童 话 般 的 世
界：奇峰怪石 ，绝壁劲松 ，
满山 红 叶 ，以及海市蜃楼
般的 ，千变万化 的云和雾 ，
让人痴迷迷 的 。车子每转
过一座 山 头 ，定有一番奇
异的 、纯美的 自 然景色 。
我的眼神与被眼神牵动 的
思绪 ，随着 山 路 、连峰 、
云雾 的旋转而旋 围 。这时 ，
同车 的一个小女孩用 她脆
甜脆甜 的声音喊道：“妈
妈——看 ，那个大烟 囱”！
我转过身来 ，望着那座 已
经被飞快的车子抛到后面
的烟 囱 ，一直到了 车子拐
弯，从视线 中 消失 ，才不
由自 主 的脱 口 而 出：“忧
虑呀！”

师傅告诉我 ，那是父
亲工作过的地方 。六十年
代初 ，几千名来 自各地的
筑路大军 ，开进了 这个地
方。烟 囱挺立 的地方周 围 ，
正是父亲所在 的工程队驻
地。当 时 ，父亲是伙管员 ，
每个清晨 ，他都和三十 多
名炊事人 员 ，给那些为了
开凿这条公路而忘我工作
的、近六百名筑路工人准
备早餐 ，所使用 的正是这
座烟 囱 。随着路子 的 向 前
延伸 ，这烟 囱 便被遗弃在
这个 山 岗上 。

工作 的变动 ，使我有
了更 多 的机会去熟悉这座
烟囱 。车子从它身边驶过 ，
我总 要 放 慢 速 度 向 它 注
视。甚至有几次停下车来 ，
向它走了 去 。山 石 筑就的
基座上 ，是红砖砌成的身
驱，大约有五六米高 。虽
然岁 月 的风霜为它抹上了
灰灰 的颜色 ，但仍然是不
失本色 ，显得是 多 么 的坚
强；山 洪冲不垮它 ，朔风
吹不倒它 。整个 山 岗也只

有它才能证 明 人 民在这里
搏击 的历史 。

这座烟 囱 ，虽与我同
龄，却给 了 前 辈们许 多生
存的食粮 ；也是这座烟 囱 ，
给了 那些远离家 乡 和亲 人
的筑路工人们 多少安慰 ；

就是这座烟 囱 ，却给了那
些在摄 氏 零下三十八度而
依然工作着 的开拓 者们多
少温暖 ；也正是这座烟 囱 ，
用火 一 般 的 胸 膛 ，以 及
象旗 帜 一 样 的 炊 烟 ，曾
经向 大 自 然 庄 严 宣 告 ，
人们 可 以 战 胜 和 改 造 自
然，并 唱 出 了 “北风 当 电
扇，下雨似流汗”的奉献
者之歌 。

现在 ，那 座 烟 囱
已经 为 人们所忘却 。
没有 人 再 谈 它 的 过
去，也很少有 人 想去
听它 的 故事 了 。但 是
它却 依 然 站 立 在 那
里，昂 首 挺胸 ，铁骨
铮铮 ，没有 一 丝 一毫
的灰心 。每次从 它 身
边经过 ，它好象 都在
大声 疾 呼：“我还 有
用”，“我还 有 用”。
此时 此 刻 ，眼 前 总 是
涌现 出 ，当 年 父 辈们
在那 人 迹 罕 至 的 地
方，不分天 晴 和下雨
和严寒 酷 暑 ，依然在
这几 十 米 高 的 山 崖
上打 眼 放 炮 时 的 情
况。

今天 ，当 我驾着车子
攀上这个 山 岗 的时候 ，它
已经炊烟 袅袅 。随着烟波
的飘动 ，它用 强健 的 ，轻
快而又不减 当 年 的步子 向
我走来 。我激动 ！兴奋 ！
只觉得热泪 盈眶 。看 ，这
些加宽路面 的 小伙子们又
在这里 上阵了 。啊 ，多 少
个春天 ，多少个秋天 ，多
少个 日 日 夜夜 呀——它在
等待 ，等待有一个机会 。
今天 ，它终于如愿 以偿了 。
艰苦 朴 素 ，任劳任怨 ，大
公无私是它 的风格 。它不
会为 名 利忘义 ，不会 因权
钱动心 。它唯一 的心愿就
是奉献 ，无私的奉献 。

它搏拼 ，它奋斗 ，却
从不记个人 的得失 。它没
有楼房 高 大 ，没有 古塔迷
人，象默默地工作在各 自
岗位上 的人民大众 。在高
楼大厦林立 的今天 ，它 虽
然显得那样 的单薄 ，却有
着顽强 的生命力 。在人们
努力 工作和学 习 的每个角
落，都有它不可忽视的位
置。它毫不利 己 ，无私奉
献的精神 ，伴随着先祖们
从远古走来 ，也将激励着
我们走向新的明天 。

华清初雪 杨忠 明

星座 。尺标

刘志强

我悬 在偏僻天 角
大潮

把我卷到 黄土坡
在黄 色 的 “黑 土 地 ”

耕耘

红色风暴
把我 的 星座移 向 厂

角
戒尺在 手
用新 时期 的 准 则
检验产 品
也把我深深检验 华山 仰天池 郭金洲


